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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郑州文明郑州·“非遗”“非遗”名录名录

1926年，葛记焖饼第一代传人
从北京到郑州，在火车站下沿儿以
葛字号开店，先后在郑州乔家门、敦
睦路、德化街、西太康路等处迁徙开
店；1994年，又到大同路成立总店，
名称葛记焖饼总店，在此基础上又
在中原路、城东路、文化宫路发展了
3家连锁店，2002年，葛记焖饼馆第三
代传人代表葛永志、葛素云在工人路开
店，自主经营，2004年，移至伏牛路，
2005年，又在黄河路增设连锁店。

葛记焖饼于 1995 年在郑州第
四届美食中获“中原名吃”称号，于
1997 年 12 月在杭州全国首届名小

吃认定中获“中华名小吃”桂冠。
葛记焖饼的烙饼考究，香软回

甜；肉选五花，方寸五分，优选八料，
配方独特，着水恰当，火候适度，见
熟入坛，细细煨靠，肉好坛开，入口
不腻，名闻遐迩，中原名吃。

葛记焖饼是我国北方社会饮食
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对于研究我国
北方饮食的民俗习惯和商业文化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烹调技艺
的丰富多样作出了独特贡献，具有
明显的商业价值。

2009年，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葛记焖饼
左 文

“ 秋 天 来 了 ，天 气 凉
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
儿排成个‘人’字 ，一会儿
排成个‘一’字……”这是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学
一年级课本里的歌谣。记
得我小时候每念到这篇课
文时，总会感到故乡的天
空是那么唯美动人。

小时候农村老家，晚秋时节的早晨和傍
晚，常常会看到群雁从远处而来，“唉啊，
唉啊”飞过头顶，又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天
际。秋去春来，轮回无限。恍惚间，不知从
何时再仰望天空，不见了南去北往的大雁。
有一天，从手机跳出《远飞的大雁》曲：

“南飞的大雁，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远
方，告诉我久别的亲人…… ” 婉转凄约。
蓦然间，咸咸的液体涌向眼角。鸿雁高翔悲
鸣于天际已持续了数千年 ，而今忽然沉落中
断。多少年没有来了，群雁白云千里，绵延
着悠长阵列的美好时光，永远定格在了我的
记忆里。 春天是大雁飞来的季节，田野里的
麦苗开始返青了，又一段岁月翻过了枝头。
梦境里，细雨捎来了南方的信息，我仿佛听
到了“唉啊，唉啊”的雁鸣，它们又飞回到
了童年的蓝天里。

我的家乡村南是一片春地，到眼下季
节，青青的麦田一望无际的绿。 常会有成群
的大雁在这里栖身觅食。那时间，我和我的
小伙伴们也常会到这儿玩耍或挖些野菜，和
这儿的大雁似乎有着近距离的接触。每当有
群雁来到这里，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就会

“冲啊冲啊”地向雁阵一路跑去，惊得群雁

们“嘎嘎”地飞向半空。片刻，又落在另一
块较远的麦地。经过冬雪的洗礼，绿油油的
麦地里隐约看见了新绿的野菜。记起了这里
曾落过的那只羽毛残缺的孤雁，它受了伤，
它没能力再随雁阵而去。我们要救它，试着
靠近它，但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它挣扎哀鸣
着向上空飞去。后来听人说，它没能重新回
到蓝天，而是被麦地里一个拾雁粪的人抱回
了家，进了饭碗儿。

大雁是世间最具灵性的候鸟。有史记
载，大雁在天空飞翔，先人就逐渐领悟到了
大雁与季节的关系，他们以大雁的来去定义
春秋的轮回。群飞的大雁，有着难以想象的
团队精神，无论有多么庞大的雁阵， 没有
单一的领跑者，而是朝着共同的方向轮流领
飞。雁群落地休息时，安排有专门站岗的哨
兵雁，稍有情况，哨兵雁就会把头耸起，并
随时发出警叫。殊不知，这可以防范偷猎
的野兽，却不能防范偷猎的人。小时候我
看到不少猎雁的场景。偷猎人通常把足有
四米多长的火药枪，架在一个一米高经过
隐蔽处理的木制拖车上，在距雁群约 200
米的地方开始向目标缓慢爬行。起始猎人
估意弄出点小小的声响，让哨雁报警，众

雁就会纷纷飞起，但惊慌
后的大雁并没有感觉有太
大的敌情，就会重新飞回
地面。这时猎人再次虚张
声势，哨雁又报，众雁惊
飞后仍无见敌情，就会纷
纷 啄 弄 报 警 雁 ， 如 此 反
复，哨雁已不知所措，继
而飞离群雁。这时猎人继

续向雁群慢慢移动，随着猎枪的靠近，群
雁真正感到危急为时已晚，当它们逃离地
面一米多高时，罪恶的枪响了，猎狗飞扑
了过去。欲飞欲落的伤雁被一次次跳起的
恶狗拽回地面。硝烟过后，雁尸横野，惨
不忍睹啊！多少年过去了，但那血腥的场
面仍历历在目。猎杀大雁的枪支早已被
禁，残忍愚昧的罪猎人也早已过世于那贫
瘠的年代，但实为自残的人类也永远伤透
了大雁的心。流年岁月，虽然猎人还不至
于对大雁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但大雁
似乎厌倦了与人类为伍，一直在选择逃离
而远去，远去得无影无踪。可大雁昔日是
守时守信，春暖向北，秋凉南飞，从不爽
约的啊！

春秋时节人们仰头看大雁列队飞过，
本是极平常的事，如今却成为一种奢望和
梦想。“鸿雁传书”那千古佳话真的要成
了千古绝唱！

大雁是世间最具灵性的候鸟。渴望后
人能让我们将来的子孙还能看到祖先看到
的景象，群雁重新回到了人间的天空，一
会 儿 排 成 个 “ 人 ” 字 ， 一 会 儿 排 成 个

“一”字……

刚刚有个著名作家与上海一帮子爱写作的孩子说文学，告
诉他们：作家不是天才，只要你们勤奋、刻苦，也能成为作家。

可我担心他这样为孩子们励志，大多数孩子会被文学
玩了。文学之路最不成全他的热爱者了。如果换成老夫
我与那些小朋友们文学互动，我就不那样说。

假装着我被邀请，假装着我具备了与祖国花骨朵谈文学
的资格（原谅我不知自量了）。于是我就说：孩儿们，你们这
么小就喜欢写作，但要知道，文学是创造性地捕捉灵感，不是
技术性的写作。生命的基因中不具备文学的天赋是成不了
文学家的。木匠、铁匠、工程师、博士都可以培养，但作家培
养了也无法毕业。作家班也只能帮着已是作家的人提高鉴
赏水平，甚至可以改变作家的价值观念，但就是不能帮着作
家的艺术创作。如果作家也能培养，鲁迅的儿子就是小鲁
迅，老舍的孩子就是小老舍，莫言的后代也是小莫言，可惜文
学创作不能传授，最不能子承父业的就是文学。

写作的才华在同龄的孩子中崭露头角，但这绝不保证
他们今后就能成为作家。如果这些孩子真的喜欢文学，又
被作家认可具备了文学天赋，那么与作家的这一次交流就
等于给他们输入了一次积极的正能量。如果不具备文学
的天赋，你就是把他送到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深造，
毕业之后再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他也不过是个懂文学的
公务员，而不会成为作家。

人成为什么，并能在某个领域成功，其前提一定是他有
这方面的天赋，也就是天才。别说文学了，就是体育人才也
是这样。参加田径少年体校的孩子全国有数百万，能成为田
径杰出人才的从来就凤毛麟角。可是在牙买加，要找出几个
短跑名将进入国家队那是易如反掌。在肯尼亚，国家从来就
不用花钱培养长跑运动员，人家自己找个教练，训练训练就
去参加世界各地的马拉松比赛，银子、奖牌就都划拉到肯尼
亚了。人家的人种就适合那样的运动项目。就像欧洲人出
哲学家，人家的思维方式就是思辨型的，咱中国人的思维是
解读型的。师者解读孔孟，臣者解读帝王，学生解读试题，商
人解读买主，反正就是“解读”着证明自己接近了正确，绝不
思辨着证明自己有了发现。谁敢说自己在某个领域是个天
才。有了创造性的发现，那就是找死，必须说我是笨鸟，但我
能起大早，我先飞了，所以才吃到一条小虫。

天才在我们心中比金子都贵重，显摆自己富贵顶多招
人羡慕，显摆自己官大顶多招人嫉妒，要是敢显摆自己是
个天才，大家啐死你。咱们不是太讨厌天才了，而是太喜
欢天才了。所以，当我不是天才时，也决不许你是天才。
你就是成功者，是巨大的成功者，你也不是天才，是勤奋、
刻苦的结果。我没成功那是我没努力，我没刻苦。

经常听到一些官员对作家说：我这人就是不够刻苦，
工作一忙，好多事情就放弃了，等我退休之后一定把创作
的事情捡起来，写一些属于自己的作品。老夫我真想说：
我现在写作太忙，没时间当官，等我退休之后就去从政，听
说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今后公开竞选了，60岁也不超龄，当
官就当民选的官，当上级任命的官不过瘾。可是我没敢
说，我怕他听了恼火，我年底的奖金可是他说了算。但自
认为干啥都能成功的人绝对是个蠢材。

生命的个体不是流水线生产的，不能人为地设计，虽
说教育与培养能决定人的职业专长，但不是对生命潜能的
最大挖掘。人的职业能力是生存行为，不是生命的天才。
都在“梁山泊”造反起义的一百单八将，个个武艺高强，可
都与他们的天赋有关。鼓上蚤的本事，李逵不会；花荣的
神箭，矮脚虎不会。林冲的枪，武松的棒，杨志的大刀，鲁
智深的禅杖，都是应了自己的身手才能耍得开，让他们换
换家伙儿，保准不是英雄了。

技术专长不光是个习惯的事情，是生命基因在起作
用，就像某些人勤奋、刻苦，某些人懒惰、松散，也是天生
的，有时不好说优劣，就看用到什么地方。说某人有文学
天赋就像说某人有木匠天赋一样，其实都不是什么赞美，
诸君可别当回事！

又到了花团锦簇
的春天，这是个属于养
蜂人的节日。

一提及蜜蜂，总会
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两
件事情：故乡小媳妇白
花花的胸脯和金灿灿的
蜂蜜。

故乡在山清水秀的大巴山深处，除了一
年中那些应季的各种鲜花外，生长在山沟溪
谷里的各种野花，更是四季常开。因此，故乡
的山野间，自然成了蜜蜂的最爱。

在小山村，蜜蜂是孩童们少不了的童年
伙伴，要是在哪里发现了一个蜂窝，立即会令
一群孩童兴奋不已，总会挥舞着棍棒想着法
子去攻击、捣毁。下场则是跑得慢的被愤怒的
蜜蜂蜇得满头包，疼得撕心裂肺地哇哇大哭。

村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里，积累了一
套治疗蜇伤的土办法：用新鲜的人奶涂在患
处。至于这样的处置方法有什么科学根据，
我至今不清楚。但这个土办法的效用，却是
儿时的我时常见到的。

当金黄的油菜花开满田野的时候，隔三
岔五地总有小孩子凄厉的哭叫声响彻乡村。
不大一会儿，就能听见焦急万分的家长开始
四处打听，接着就是满山头的人相互喊话，询
问谁家的小媳妇有奶水。

于是，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前面是口中
责骂声不断、满脸焦急的父亲或母亲，后面
跟着一个满头大包、不断抽泣的孩童，就成
了这个时节里一道另类的乡村风景。

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耕种劳作，还是在家
里院坝闲聊，只要看见焦虑的家长和满头大

包的孩童，从来不问对方姓什名谁，是哪个
村子的，正在哺乳期的小媳妇便会毫不犹豫
地敞开胸怀，把乳白色的奶汁挤在孩童的伤
处，临走还会让带上一碗，直到擦到消肿为
止。大巴山人的淳朴、憨直和广阔胸怀，由
此可见一斑。每当此时，无论平日里多么顽
劣的孩童，此刻都是满脸的窘迫和羞涩，臊
眉耷眼地不敢正视眼前的小媳妇白花花的胸脯。

尽管村里的孩童时常被蜜蜂蜇伤，但村
民们对蜜蜂，却从来没有一丝的责怪之意，
因为蜜蜂不会主动蜇人，家长们时常会拿蜜
蜂的勤劳来教导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村民们
对蜜蜂，还有另一种感恩的情怀。在贫穷的
山村，蜂蜜不但是亲友间相互馈赠的好礼，
而且还是很多病痛的偏方和药引。

小时候隔壁婶娘家就养了几桶蜜蜂，别
的小孩都挺怕，生性孤僻的我却时常静静地
坐在婶娘家门前的梯坎上，看着满院子的蜜
蜂在头顶飞来飞去，在蜂箱和天空间飞进飞
出，耳朵里全是一片嗡嗡声，不时还会有蜜
蜂停在我的头发或衣服上，有的甚至会偶尔
停留在我的鼻子上，但都是短暂地驻足后立
刻就飞远了，估计是被我的汗味儿熏着了。
我总感觉这是它们在跟我玩耍说话哩！

每到采蜂蜜的时候，附近的小孩都爱跑

来远远地观看，婶娘总
是戴着那顶用纱巾围了
一圈的草帽，把手小心
地伸进蜂桶里，不一会
儿，她的胳膊上就爬满
了厚厚的一层蜜蜂，然
后满头满身都被不断飞
舞的蜜蜂层层包围着，

那场景，看上去着实可怕。每当这时，我总
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替婶娘担着心。这样的
场景，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才能结束。

每次婶娘取完蜂蜜，总爱第一个招手让
我过去，让我看看桶里金灿灿的蜂蜜，分享
她辛劳采取的果实，然后用手沾上金灿灿的
蜂蜜直接放进我的嘴里，蜂蜜一进嘴里，黏
稠得连吧唧嘴都很困难，但那股馥郁的甜香
立刻全身心地漫延，令人迷醉……

除了取蜂蜜过程漫长外，婶娘每年都会
遇到另一件头疼的事情，那就是一旦把握不
好分桶的时机，蜜蜂就会出走，一旦发生这
样的事情，婶娘就会循着头顶黑压压的蜂群
和嗡嗡声，满山野地追赶着出走的蜜蜂。有
时候，往往要一连追赶好几个山头，才能把
出走的蜜蜂追回来，更多的时候，是追着追
着就失去了它们的踪影。

“别看这些小东西，精灵得很，唉……
空下的蜂桶正好可以等待在别处呆厌烦了的
蜜蜂……”尽管婶娘每次都能这样的自我安
慰，但每到蜜蜂分桶的时节，她还是早早地
做好了新蜂桶，小心地守候在家里，随时准
备为她那些可爱的蜜蜂分家。

如今，又到了山花烂漫的时节，在故乡人烟
越来越稀少的乡野，辛勤的蜂儿们，你们还好吗？

几年前，在山东省曲阜的孔庙
内，看到孔子当年讲学的“杏坛”南
侧，有一石栏围护的古桧，相传为孔
子亲手种植。树旁有石碑篆刻为证，
上书“先生手植桧”五个大字。经历
了数千年的风霜，树皮已经基本上看
不到了，只剩下嶙嶙风骨依然支撑着
树冠上的一片绿意。

四川彭城种桑育苗历史悠久，早在
三国时，诸葛亮便屯军植桑于此，并亲
手种植了八棵桑树。每逢农历三月三，
方圆百里的老百姓便来此朝山，民俗文
化活动历史悠久，有歌谣“三月三朝葛
仙山”，就与古代蚕市有关。据《三国
志》记载，诸葛亮生前给后主刘禅上表
的书上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

文人大都喜欢竹，自古以来，竹
就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竹形
直、节劲、姿秀、色翠、声幽、境
雅。文人从竹中读出了亮节、风骨、
虚心、谦恭的君子美质。唐代诗人王
维酷爱竹，他隐居辋川时，栽种了很
多竹子，并在竹林深处弹琴自娱。有

《竹里馆》诗为证：“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
照。”多么清幽绝俗的月夜竹林，多
么安闲自得的弹琴长啸之人啊！

杜甫也是个爱竹人，曾有诗曰：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
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
吹片片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
长。”与竹为伴，诗人的闲雅之心和
安然之志跃然纸上。

“长堤春柳”是扬州瘦西湖著名
风景之一。瘦西湖呈狭长形，全长约
十多里，湖边筑有长堤，堤上道旁遍
植杨柳。阳春三月，柳丝拂水，翠色
满堤，柔情万种，所以古时便有“多
情最是扬州柳”之说。传说隋炀帝登
基后，为了道路畅通扬州，曾下令开
凿济渠，开通济渠从洛阳直达江都，
称隋堤，并在渠畔广种垂柳。隋炀帝
身先士卒，亲自栽柳，还御书赐柳姓

“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
柳树便有了“杨柳”之美称。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极言树木成长之艰辛。每看到春
天树木生发，欣欣然之外，怀想古人
植树，心中不由得生出思古之幽情。

作者是写出了法国“第一才子书”
《岁月的泡沫》的鲍里斯·维昂，他是与
萨特、加缪、波伏瓦共同混迹于巴黎街
头、作品影响了法国一代年轻人的文
学鬼才。

他是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剧作
家、翻译、评论家、画家、电影演员、小号
手、爵士乐及地窖酒吧爱好者和机械工
程师。 白天，他作曲、翻译、研究数学、
做木工、绘画、写小说；晚上，他不顾衰
弱的心脏，去地窖酒吧吹奏小号。他与
超现实主义流派交往密切，却总被人归
为存在主义者。他是传奇，是天才，是
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死时年仅39岁。

《我唾弃你们的坟墓》既有美国式
的故事趣味，又有法国式的情色描写。
在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南部，混血黑人
李·安德森的弟弟因为喜欢上一个白种
女人，被白人设私刑烧死，这触发了李
疯狂的复仇念头。他离开家来到另一
座城市后，精心策划并残忍杀害了一名
白人种植园主的两个女儿，向整个社会
宣泄黑人被压抑的愤怒。这本书在上
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生存状况仍不容
乐观的背景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为后来反种族歧视的社会解放运动做
了思想上的动员。

《我唾弃你们的坟墓》

“我们为什么来，你清楚!有什么
话快说!”三上卓吼叫着。

“讲话没用!”“开枪!”
黑岩勇和三上卓一齐朝犬养毅

的头部开了枪。犬养毅满身血污，倒
在榻榻米上，当即毙命。

“把皮鞋脱掉吧!”是这位不赞同
军部专制的首相说的最后一句话。

军官们是来刺杀他的。没有人按
照习惯，进屋脱鞋。

随着犬养首相的葬礼，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短暂的政党政治，在日本寿
终正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
败，才有人出来说，犬养毅被谋杀使
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日本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评论说，
“五一五刺杀推翻了两次护宪运动中
先辈们费尽心血才粗具规模的议会
政治，倒退到在帝国议会中没有基础
的超然内阁时期。”

军人飞扬跋扈的时期已经到来。
近代日本政界的每一起刺杀，几

乎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中国是一块肥
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日本几届首
相纷纷跌落。

刺杀犬养首相，起因于“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歧。

犬养毅是日本政界著名民主人
士，与孙中山交情很深，一生致力于确
立政党政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
列出对中国革命提供有力帮助的22位
日本友人，排第三位的便是犬养毅。

排第一位的日本革命者宫崎滔
天曾经说过：“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
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
党中始终为支那者，唯犬养毅氏一人
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
犬养氏资助之。”

犬养毅为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
展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当孙
中山落难，他就为收容孙中山在日本
奔走斡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很快
到上海，卖力地声援孙中山上台，激
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

犬养毅的身材十分矮小。他是在
既不能控制军部一手操纵的“九一
八”事变，又不能制止国联派出调查
团的若槻内阁倒台后出任首相的。与
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是他独特的
优势。甚至蒋介石落难日本时他对蒋
也有过帮助。南京政府的很多要人都
与他有私人联系。犬养毅认为解决中
国问题的基本方针应是：承认1922年
华盛顿的《九国公约》。公约第一条就

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
土、行政权的完整。”日本也在公约上
签了字。犬养毅坚持认为，若按照军
部的意思，否认中国对满蒙的主权，
即使一时能够使满洲从中国分离出
来，两者最终仍会合为一体。这已为
历史所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决定走
一条危险的钢丝：使日本的权益和中
国的主权在满蒙都能顾及。

1931 年 12 月 20 日左右，他秘密
派遣萱野长知为特使前往南京。

萱野是退役军人，曾加入中国同
盟会，追随孙中山达 30年之久，与孙
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比犬养毅更深。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对萱野以广东
革命军顾问之重任相托。1925年孙中
山临终时，他是唯一侍奉在侧的日本
人。由他来调解日趋紧张的日中关
系，再合适不过了。

萱野在南京活动期间，为了询问
犬养首相的意向，拍发了一份很长的
密码电报，却没有任何回音。于是连
续拍发好几份电报，都杳无音信。

犬养毅的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
些电报暴露了。扣下电报的是内阁书
记官长森恪。他与军部的少壮军人关

系密切，森恪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
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
犬养毅本人。

森恪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
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
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

“九一八”事件后又投靠日本军部，最
先出卖其好友和同党犬养毅。森恪一
人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政治百科全书。
为了心目中的日本利益，他可以做任
何事，也从不在乎出卖任何人。

而且还是几乎完全公开的出卖。
当时，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正在

与伪满洲国政府谈判，并且在“使中
国本部政权对满蒙死心，使之面对既
成事实只有加以承认”这一方针上取
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决定了不与南京
政府就所谓“满洲问题”谈判。忽闻犬
养毅首相悄悄往南京派去了特使，咄
咄逼人的少壮军人无不感到难以容
忍、义愤填膺。

犬养毅之子犬养健担任其父的
秘书官。二战结束后，他在远东军事
法庭作证时说：“森恪曾数次警告
我，说总理大臣采取与军部和满洲
方面的武力政策相对抗的政策，对
总理自身是非常危险的。在几次谈
话中，森恪都说过，如果我父亲继续
采取反对军部的政策，那么父亲的
生命必有危险。”

在日本，军部泛指日军统帅部。
包括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部
和陆军省、海军省。

开始被军人视为眼中钉的犬养
毅，其实最初与军部的关系也不错。
在整垮上届首相滨口雄幸时，还做过
军部的好帮手。滨口内阁是在1929年
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田中内阁又因
皇姑屯事件倒台后上台的。上台半年
便赶上要了他性命的伦敦海军会议。

说到 1930 年的伦敦海军会议，
必须扯出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
会议曾规定：日本海军大型舰只能为
英美两国的 60%。日本军界长期对这
一比率不满，于是伦敦会议前定出方
针，要提高 10个百分点，将比率调整
到 70%。潜艇则保持已有的 78000 吨
水平。

1930年 1月，海军裁军会议在伦
敦举行。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修改，
坚持华盛顿会议的 60%比率，而且要
废除所有潜艇。

会议陷入僵局。
此时正值大萧条波及日本。滨口

内阁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现象，决心紧
缩财政，协调外交，达成裁军协议以
缓和处于灾难中的国民经济。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在皇室和军
阀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
翼翼沿政党政治爬到首相高位的滨

口，深知必须照顾军部情绪，否则后
果难料。

滨口内阁在会谈中为日本讨价
还价，异常艰苦。终于在3月13日签订
了日美妥协案，日本拥有舰只总吨位
为美国的69.75%。

军部要求上调 10 个百分点，滨
口内阁在美国人那里拿到了 9.75个。
日本的主张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贯彻
了。69.75%与70%，仅仅相差0.25%。

但就是这0.25之差，竟在日本掀
起轩然大波。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
和次长末次信正首先发难，大表不
满，指责内阁不顾军令部反对而签
约，违反宪法。

日本军人在日本政治中之蛮横
霸道，可见一斑。

倘若反对浪潮仅仅来自军方，
问题还要简单一些。在野党政友会
也 立 即 随 声 附 和 ， 说 滨 口 内 阁

“明知军令部有强烈的反对意见，
却无视这一意见，轻率地决定了有
关国防的重大问题”，利用伦敦条
约开展倒阁运动。其中最积极甚
至把它上升到“侵犯统帅
权”高度的，就是政友会总
裁犬养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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